
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
———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

刘中民

［内容提要］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 如巴林、叙利亚、也
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 ，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
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1979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2003 年伊拉克战争、2010 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
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巴林教
派矛盾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其实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派矛盾是巴

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其次，教派矛盾成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

要工具;最后，美国和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手。因此，认识中东的教派矛盾需要透
过现象看本质，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在中国，学界要做到历史、
客观地研究，在舆论界宣传层面要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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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建设项目、上海市高校智库建设项目的资助。

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

不仅影响着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

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还影响着国家间关系乃至

地区格局。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对
阿拉伯国家转型有重要作用( 如巴林、叙利亚、也
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 ，而且充当了各派
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

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

影响。因此，“阿拉伯起义的浪潮加深了近年来
一直存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族群和宗教关系的紧

张，使其再度走上中东政治的前台”①。
近几年来，教派因素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反映到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便形成了

一种言必称教派矛盾的倾向，这种有着深刻政治

意蕴的舆论倾向在中东和西方媒体中最为明显。
当前，舆论界对教派矛盾的认识多存在简单化之

嫌，似乎中东国家只要有不同的教派，教派矛盾和

冲突就必然存在。但是，中东各国的教派矛盾并
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必然。在长期的历史中，逊
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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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当前凸显的教派矛盾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

积的产物。因此，客观评估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
盾的新发展，准确认识教派矛盾的实质，无疑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分
析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以巴

林的教派问题为案例，分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

盾及其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以此透视中东教

派矛盾的实质。

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矛盾的历史演进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有着悠久的历史，自

1400 多年前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围绕如何选择继
承人的问题产生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长期对立

的教派，前者主张从最接近穆罕默德的志同道合

者中产生，后者主张只能从穆罕默德的直系亲属

中产生。②随着时间的推移，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
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体系，什叶派又分

化成不同的支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伊斯马仪
派、宰德派、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等，其中十二伊
玛目派是主流派。当前，什叶派约占全世界穆斯
林总人口的 10%—20%。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
多数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阿塞拜疆，
在黎巴嫩、土耳其、科威特、沙特等国也有规模较
大的什叶派群体。此外，宰德派主要分布在也门，
德鲁兹派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阿拉维派

主要在叙利亚。③

在历史上，尽管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和斗

争长期存在，但教派矛盾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伴生

物和附属品，其冲突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

的表现。近代以来，尤其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伴
随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世俗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

取得主导地位，教派矛盾曾出现日趋淡化的态势，

甚至一度出现教派对话的趋势。④但是，伴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尤其是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 年伊拉克战争、
2010 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

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 一)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矛盾的

激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出于增强伊朗

革命的合法性以及“输出革命”等方面的需要，伊

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淡化自身的什叶派色彩。例
如，在革命后不久，时任伊斯兰文化和指导部部长

的穆罕默德·哈塔米( Seyyed Mohammad Khataml)
就宣布禁止在讲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
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 此后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麦

加和麦地那朝觐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布法特瓦( 宗

教法令) ，要求他们和逊尼派一起，进行公开的集

体礼拜。⑤但是，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强烈冲击了
原有的地区格局，尤其是伊朗“输出革命”战略对
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沙特、世俗民族主义的代表
伊拉克等地区强国产生强烈冲击，教派矛盾对伊

朗与沙特、伊拉克等国家关系的影响呈明显上升
的态势。
首先，沙特与伊朗关系中的教派矛盾日益

凸显。
伊斯兰教在沙特主要表现为瓦哈比派，并对

什叶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⑥“根据瓦哈比的传
统，什叶派教徒被视为象征着邪恶的毒蛇。任何
地方的什叶派都是瓦哈比派和沙特人的敌人。”⑦

尽管沙特与伊朗之间存在教派矛盾，但在 1979 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沙特与伊朗的矛盾并不突出，

并同时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盟友。而伊斯兰革
命后，伊朗强烈谴责沙特的世袭君主制、攻击沙特
为美国走狗、向海湾君主制国家输出革命的做法，
都导致伊朗与沙特的关系急剧恶化。在两伊战争
期间，沙特全力支持伊拉克; 1987 年，伊朗朝觐者
在麦加与沙特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伊朗

人死伤; 1988 年，沙特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都
“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什叶派国家与逊尼派国
家的矛盾”⑧。
从本质上来说，伊朗与沙特的矛盾并非简单

的教派矛盾，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输出革
命”的激进外交对沙特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和
国家安全均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使双方的教派矛

盾成为权力斗争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在此背景
下，“代表逊尼派的沙特与代表什叶派的伊朗，在
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团当中展开了以宗

教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宣传战，并将其与自身争取

地区霸权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目标结合起

来。……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历史上就存在的差异
和冲突被放置在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扩展自

己地区影响、谋求各自政治目标的斗争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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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⑨。
其次，伊朗与伊拉克教派矛盾的激化与两伊

战争。
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在本质上并非纯粹

的宗教战争，因为双方的民族矛盾、边界争端以及
对海湾地区领导权的争夺都是战争的重要原因。
但双方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

交织在一起，无疑构成了诱发和影响两伊战争的

重要因素之一。伊朗穆斯林中有 96%属于什叶
派，逊尼派仅占 4%。在伊拉克，穆斯林的 60%为
什叶派，40%为逊尼派。历史上由于人数众多的
什叶派社团的存在，两国的宗教界之间一直有密

切的交往。长期以来，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一直
对伊拉克境内的三大宗教圣地充满敬仰，而伊拉

克的什叶派社团则经常寻求伊朗什叶派的支持。
20 世纪 70 年代，伊拉克带有政治倾向的什叶派
组织，如伊斯兰宣教党、法蒂玛党、伊斯兰革命党、
圣战者组织大都有伊朗的背景。⑩

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前的伊拉克，占人口少数

的逊尼派长期执政，并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世

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什叶派对逊尼派复兴党政
权十分不满，什叶派骚乱也时有发生，但均遭到了

复兴党政权的残酷镇压，并引起了伊朗霍梅尼政

权的强烈不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伊拉克被
伊朗视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前沿阵地。霍梅尼认
为，只有推翻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建立

伊朗式的什叶派政权，才能继续向海湾西部地区

输出伊斯兰革命。
由于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吸引和伊朗的宣传

鼓动，曾经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期间与其交往甚

密、有“伊拉克的霍梅尼”之称的什叶派宗教领袖
巴基尔·萨德尔( Muhammad Baqir al － Sadr) 不断
煽动什叶派推翻政府，要求伊拉克变成名副其实

的伊斯兰国家。此后，在伊朗的影响和策动下，什
叶派教徒不断揭竿而起，起义连续不断。面对伊
朗的政治压力，伊拉克宣布宣教党为伊朗的“第
五纵队”，同时逮捕了什叶派精神领袖萨德尔，并
于 1980 年以“叛国罪”将之处以死刑。此后，双
方的攻击和谴责不断升级，双边关系急剧恶化。
1980 年 9 月 22 日，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全
面爆发，教派矛盾构成了两伊战争的影响因素之

一，但并非两伊战争的根本原因。

( 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教派矛盾的新
变化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权的瓦解为
长期以来饱受打压的什叶派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

遇，进而使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国际关系中

的教派因素日益凸显。伴随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
“民主进程”的启动，什叶派逐渐确立了在伊拉克
政治中的主导地位。2005 年 12 月伊拉克全国议
会选举之后，什叶派基本确定了其在新政府和议

会中的绝对优势。瑏瑡

在“民主改造”伊拉克的过程中，美国完全排
斥前萨达姆政权势力参与伊拉克重建，导致在政

治重建中必须倚重什叶派势力，客观上形成了按

照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教派和族群结构
进行分权的政治格局，促成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

派的崛起。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伊拉
克的政治生态，也在海湾周边国家的什叶派中间

产生了外溢效应，而这种外溢效应又被沙特、约旦
等海湾国家进一步夸大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
崛起。
首先，从客观方面说，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对

海湾周边国家长期遭受逊尼派打压的什叶派产生

了示范效应，什叶派要求扩大政治权利的呼声不

断高涨，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政治抗议运动。
在约旦，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取得主导政治权力，

主要由伊拉克难民群体构成的什叶派政治团体也

开始向政府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在伊拉克什叶派
胜利的影响下，巴林的什叶派开始争取政治权利，

谋求通过政治抗议和民主变革挑战逊尼派王室政

权。在海湾地区大国沙特，能源富集的东部地区
的什叶派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也不断上升，并表现

出一定的分离主义倾向。瑏瑢

其次，从主观因素看，美国和沙特、约旦等海
湾国家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以及什叶派联合的

担心，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来概括所
谓的反逊尼派和反美力量。2004 年，约旦国王阿
卜杜拉提出“什叶派新月”的说法，认为从伊朗经
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
个“什叶派新月”，与之相对应，埃及、沙特和约旦
则构成“逊尼派三角”，“什叶派新月”与“逊尼派
三角”之间是对立的关系。瑏瑣事实上，早在海湾战
争结束后，沙特就对什叶派力量的上升充满了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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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当时，沙特的瓦哈比派学者认为以什叶派为
核心的中东新秩序正在出现。例如，沙特著名宗
教学者萨法尔·哈瓦里( Safar Al-Hawali) 等人警告
说，一个由伊朗、( 阿拉维派领导的) 叙利亚、伊拉
克，以及沙特和海湾其他君主国的什叶派组成的

什叶派阵营将要形成。沙特还在 2006 年开展了
一项国家安全评估项目———《什叶派新月地带与
什叶派复兴:神话和现实》，专门对伊朗主导的什
叶派力量进行评估。瑏瑤

美国也倾向于从战略高度看待什叶派的影

响。中国学者吴冰冰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
美国已经把伊朗视为在中东的头号敌人，突出教

派矛盾有利于孤立伊朗。其二，以突出教派矛盾
来掩盖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实质。中东地区两个
阵营对立的实质是亲美和反美的矛盾对立，把这

一矛盾更多地包装成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可

以掩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从而把亲美与反

美阵营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形成

的固有教派矛盾。其三，以教派矛盾为借口来掩
盖沙特等亲美政权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以此来

帮助其巩固自身的统治。沙特、巴林等国存在着
诸多不稳定因素，其中很多是源于其自身的种种

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在突出教派矛盾的背
景下，这些不稳定因素常常被归于伊朗的密谋和

干涉。瑏瑥上述分析无疑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美国利
用和夸大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的实质。
( 三)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新发展

在中东变局中，教派矛盾突出表现为巴林、叙
利亚、伊拉克、也门教派矛盾及其外溢导致的地区
范围内的教派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通过外溢形
成以教派为标识的阵营分化，另一方面又使这些

国家的教派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演变为代理

人之争，导致这些国家的问题更趋复杂，政治和解

更加困难，同时也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组

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方舆论看来，伴随教派因素在中东变局

中作用的上升，逊尼派和什叶派都开始从教派利

益的角度观察“阿拉伯之春”对于自身的机遇和
挑战。“在许多逊尼派看来，阿拉伯起义为削弱
伊朗—真主党—叙利亚的什叶派轴心提供了机
会。因为对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
伯国家来说，所有的什叶派都是忠诚于伊朗的

“铁杆分子”( iron-clad Iranian loyalists) ，而伊朗则
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并坚信伊朗

对叙利亚事务进行了深度干预。”瑏瑦什叶派则认
为，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力量在转型阿拉伯国家取

得执政地位、逊尼派反对派对叙利亚阿萨德什叶
派政权的严峻挑战、巴林逊尼派政府对什叶派抗
议的镇压、伊拉克逊尼派反对派挑战什叶派马利
基政府、沙特等国家大力支持巴林逊尼派政府和
叙利亚逊尼派反对派，“都使什叶派认为逊尼派
的威胁在不断扩大”，并积极利用“阿拉伯之春”
所提供的机遇挑战逊尼派主导的政府。因此，
“过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
的什叶派，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
国家积极地争取其权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

强”。瑏瑧

在此背景下，长期存在的教派分歧在逊尼派

和什叶派普通民众之间也进一步凸显。2012 年
皮尤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

在那些什叶派占少数的阿拉伯国家，逊尼派穆斯

林多认为什叶派不是穆斯林，至少有 40%的人不
接受什叶派为穆斯林，多数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什

叶派的宗教活动诸如参拜圣陵、为逝去的宗教人
物祈祷等为非法行为。瑏瑨

总之，自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

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 如巴林和叙

利亚动荡中的教派矛盾) ，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

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

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在国际关系层面，复杂的教派矛盾不仅突出
表现为沙特和伊朗围绕巴林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的

矛盾，还表现为逊尼派内部的复杂矛盾 ( 如沙特

与土耳其围绕逊尼派领导权的矛盾) 。对此，有
学者评价指出: “目前中东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
什叶派势力伊朗、逊尼派激进势力沙特阿拉伯和
逊尼派温和势力土耳其三大力量之间展开。”瑏瑩下
文主要以巴林问题中的教派矛盾为主要案例，分

析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影响及其实质。

中东变局之前巴林教派矛盾的

历史演进

巴林是海湾地区的小国，西邻沙特，东临波斯

湾，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之一。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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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约 120 万，其中本国公民占 46%，约 55 万
人。在本国公民中，什叶派约占 70%，逊尼派约
占 30%，掌权的哈利法家族属于逊尼派。瑐瑠但在中
世纪巴林的历史上，什叶派曾经居于主导地位，这

也是什叶派人口至今依然占巴林人口多数的

原因。
伴随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教于七世纪

传入巴林，巴林由此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
逊尼派为伊斯兰教的主流教派，但巴林人在教派

归属上却选择了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卡尔马特

派。由于长期不满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巴林于
894 年发动起义，宣布脱离阿拉伯帝国，甚至在
929 年攻进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11 世纪中期，
巴林在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打击下走向灭亡。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巴林沦为葡萄牙的殖民据点。
1602 年，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萨法维王朝赶
走巴林的葡萄牙殖民者，巴林一度成为伊朗的一

部分，并使什叶派得以不断壮大，这也是巴林与伊

朗什叶派关系密切的重要原因。当时，巴林与黎
巴嫩的贾巴尔·阿米尔( Jabal Amil) 和伊拉克的库
法( Kufa) 、纳杰夫( Najaf) 一起成为什叶派的重要
中心，他们共同成为伊朗萨法维王朝培训神职人

员的中心，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瑐瑡也正是由于
这一历史缘故，当今的逊尼派政府及其支持者将

什叶派反对派贴上了“伊朗萨法维王朝忠诚者”瑐瑢

的标签。
18 世纪末，什叶派在巴林的主导地位被逊尼
派所取代。1782 年，来自卡塔尔东部的逊尼派哈
利法部落 ( Al Khalifa Tribe) 征服巴林，什叶派教
徒或者被杀或者被驱逐，逊尼派哈利法家族对巴

林的统治一直延续至今。瑐瑣从 19 世纪初至 1970
年获得民族独立，巴林一直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

下，在此期间，巴林王室就曾经有依靠沙特逊尼派

势力镇压什叶派反抗的先例。19 世纪 20 年代，
哈利法家族求助沙特的达瓦思尔部落 ( Dawasir
Tribe) 出兵巴林驱赶什叶派。瑐瑤此后，沙特一直对
巴林政治拥有重要影响，争夺对巴林的影响也因

此成为沙特与伊朗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在巴林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发

挥主要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左翼思想和民族主义思

想，宗教的作用并不显著。巴林于 1970 年获得独
立后，占人口 70%的什叶派对逊尼派王室的歧视

性政策一直严重不满。但在 1979 年伊朗伊斯兰
革命之前，巴林的反对派一直由世俗派所主导，其

中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1979 年的伊
朗伊斯兰革命对于巴林和其他海湾国家的什叶派

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
拉伯开始出现激进的什叶派组织。”在此背景下，
伊朗的教士纷纷来到巴林布道，而巴林什叶派组

织“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 the Islam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Bahrain，缩写为 IFLB) 的成员也
访问了伊朗。瑐瑥此外，巴林什叶派反对派人士还前
往伊朗宗教圣城库姆神学院学习; 在星期五于清

真寺举行的宗教活动中，什叶派开始讨论就业和

社会公正等问题并表达其不满情绪。瑐瑦1981 年，巴
林政府宣布挫败了在“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领
导下试图发动政变的一个组织，并宣称该组织在

伊朗德黑兰接受培训，甚至因此怀疑一些温和的

什叶派教徒也是伊朗的“第五纵队”。瑐瑧总之，在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因素在巴林内
政及其与伊朗关系中的作用呈日益上升的态势。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巴林什叶派反对派的活

动日趋活跃。在 1994—1998 年间，什叶派村庄发
生了一系列街头抗议和冲突。根据“国际危机组
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的研究报告，其根
本原因在于国家的威权体制、公民政治权利的缺
失、停滞的经济以及广泛存在的针对什叶派的歧
视。瑐瑨在什叶派社团看来，巴林政府是一个代表逊
尼派利益的腐败体制，对什叶派地区的贫困视而

不见。瑐瑩在 1994—1998 年的四年间，大规模的游
行示威和街头冲突成为巴林社会的一种常态，也

被称之为“1994—1998 年大起义”。逊尼派王室
政府对街头抗议作出了强硬的反应，数千名示威

者被捕，其中一部分反对派的领导人被驱逐出

境。瑑瑠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结果之一是“宗教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抗议运动的特
征之一。瑑瑡

2001 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加大力度推进
海湾国家的民主变革。在此背景下，美国敦促巴
林王室进行以取消歧视什叶派政策为主要内容的

改革，但巴林王室允诺的改革政策并未真正兑现，

导致 2004 年至 2005 年巴林再度发生什叶派的反
政府抗议和严重的教派冲突。在此背景下，什叶
派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这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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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并没有统一的目标和组织领导，既有温和的容

纳各种什叶派人士的反对派组织，也有宗教色彩

相对浓厚的反对派组织，其共同点在于要求逊尼

派王室取消教派歧视政策，改善什叶派的社会经

济状况。瑑瑢由此可见，巴林王室与反对派矛盾的核
心仍然是由治理不当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教派

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的载体。此后，巴林什叶派的
政治抗议一直持续不断，直至 2011 年在中东变局
的影响下掀起的又一轮大规模抗议浪潮。

中东变局以来巴林的教派矛盾及

其实质

中东变局的发生构成了引发巴林动荡和教派

矛盾激化的导火索。2011 年 2 月 14 日，巴林爆
发了以什叶派反对派为主体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并占领了首都麦纳麦的珍珠广场。在此后近一个
月的时间内，巴林逊尼派政权对游行示威进行了

严厉镇压，但始终无法控制局面，大规模游行示威

依然持续不断。2011 年 3 月 14 日，海湾合作委
员会( GCC) 决定出兵巴林，1000 名沙特军人和
500 名阿联酋警察越境进入巴林，帮助巴林政府
镇压示威群众，瑑瑣才使局面得到初步控制，但民众

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在巴林动荡的过程中，教
派矛盾的影响及其实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纷纷利用

教派进行政治动员。巴林逊尼派政府、政治组织
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积极利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

员，以获取对什叶派进行镇压的政治合法性，而什

叶派长期的边缘处境以及所遭受来自政府的严厉

镇压，进一步强化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和教派

认同，这一切都强化了巴林冲突的教派色彩，加剧

了教派对立和宗教情绪的极端化，并为外部势力

的介入创造了条件。
巴林陷入动荡后，逊尼派政权通过主导和控

制舆论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什
叶派叛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是 1979 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教派
冲突话语的延续。巴林民众抗议浪潮爆发之初，
参加者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这在当时抗

议者高呼的“没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只有巴林
人”的政治口号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但反对派很

快就发生以教派为标志的阵营分化，这无疑为巴

林王室利用教派矛盾获取对反对派进行镇压的合

法性提供了机会，“政府声称暴动的根源在于教
派冲突”，“是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暴动”瑑瑤。在政
府渲染教派冲突的同时，“民族联合阵线”
( National Unity Gathering) 和巴林穆斯林兄弟会、
萨拉菲派( 尊古派) 等逊尼派政治组织也不断强

调“现政府的垮台将导致在巴林建立类似伊朗的
神权政体”; 官方控制的媒体也极力炒作教派矛
盾，例如巴林《国家报》( Al Watan) 、“巴林论坛”
( Bahrain Forums) 网站都不断熏染教派冲突以及
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前者强调伊朗始终把

煽动巴林什叶派暴动，进而“入侵巴林”作为其对
外政策的“优先选择”，后者则在 2012 年什叶派
宗教节日阿舒拉节之际就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

展开讨论，强调“逊尼派不相信什叶派是真正的
穆斯林”。瑑瑥

因此，逊尼派王室政府及其控制的媒体和政

治组织都不断强调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形成的教派冲突逻辑: 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
支持包括巴林在内的海湾什叶派革命———镇压什
叶派革命亦即反对伊朗的颠覆———教派冲突加
剧。但是，“至今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伊朗直接支
持了巴林的示威游行。巴林反对派强调民众的诉
求是更合理的分配权力和利益，而非挑动教派矛

盾”。瑑瑦事实上，参加民众抗议浪潮的什叶派民众
并无明确的建立伊朗式神权的政治目标。2009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在巴林实施伊斯

兰教法的什叶派信徒的比例分别为 63% 和
25%，瑑瑧反对者远胜于支持者。但政府对民众抗
议的镇压以及事后对抗议者的清算，如取消参加

抗议的什叶派学生的奖学金，搁置授予学位和就

业歧视等措施，都“加剧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
导致教派冲突进一步加剧”瑑瑨。巴林政府的教派
冲突和“伊朗阴谋论”的话语，无疑为沙特等外部
势力以捍卫逊尼派整体利益为名介入巴林事务提

供了依据，“逊尼派教士惊呼必须警惕中东的‘什
叶派化’( Shiitization) ”，而“巴林的什叶派也认为
他们是在为地区内的整个什叶派，尤其是在为毗

邻而居、长期遭到压制的沙特什叶派而战”。瑑瑩在
这种背景下，巴林内部的教派矛盾从国内矛盾演

变为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矛盾，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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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矛盾则成为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争夺的外在

表现。
第二，沙特以教派矛盾为由介入巴林事务，教

派矛盾沦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为防止巴
林逊尼派政权倒台，避免巴林建立什叶派政权并

倒向伊朗，同时避免什叶派抗议波及到海合会国

家，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不断从伊朗威胁的角

度强调巴林的教派冲突，并以海合会的名义出兵

对巴林的抗议浪潮进行镇压。而伊朗虽然并未直
接介入巴林事务，但也从舆论上和外交上对巴林

的什叶派抗议浪潮予以支持，其结果是巴林的教

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斗争”。有
评价指出:“在海湾地区，对伊朗的遏制令地缘政
治因素趋于复杂。由于海湾地区的抗议者是什叶
派穆斯林，阿拉伯各王室经常祭出‘伊朗牌’来为
血腥镇压抗议活动正名。”瑒瑠

具体来看，沙特领导的海合会积极介入巴林

事务的原因包括遏制伊朗利用什叶派抗议进行渗

透、维护海合会集体安全尤其是君主制体制的稳
定、防止巴林什叶派抗议向沙特这样的海合会国
家扩散等。
在沙特看来，什叶派主导的巴林民众抗议对

其国内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什叶派一旦在巴林

获得成功将对沙特东方省长期对政权严重不满的

什叶派产生示范作用，瑒瑡而东方省什叶派聚集区

作为沙特重要的石油产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事实上，在巴林什叶派抗议期间，沙特的什叶派确

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骚乱。在海合会国家中，除
巴林什叶派占绝对多数外，科威特什叶派占人口

的 25%左右，沙特、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的什叶
派人口在 5%—15%之间，瑒瑢如果巴林的什叶派起
义蔓延至海合会国家，无疑将冲击海湾阿拉伯国

家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安全和海合会的集体安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沙特特别强调“伊朗是巴
林反对派的背后支持者，因此必须予以镇压”，
“沙特不同意巴林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瑒瑣。因
此，沙特干预巴林事务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地缘政

治的考量，沙特一直“倾向于把伊朗的什叶派伊
斯兰主义视为地缘政治威胁，因为伊朗是现代什

叶派政治伊斯兰的发祥地”瑒瑤。
因此，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国内什叶派

问题、海合会集体安全、遏制伊朗三大因素构成了

沙特主导海合会介入巴林事务的主要原因。这也
恰如有关评价所言: 巴林逊尼派“政权在 1500 名
跨海登陆半岛的沙特阿拉伯士兵的支持下，向占

国内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温
和的改革者甚至医院的医生都遭受了拷打、电击
的酷刑，直到他们承认自己是伊朗的特工。此次
镇压旨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以永久震慑巴林的

什叶派改革者以及与他们同一教派的、生活在海
峡对岸的沙特阿拉伯东方省什叶派”瑒瑥。这一评
价无疑比较准确地切中了沙特干预巴林事务的

实质。
从伊朗方面看，尽管巴林和沙特都把伊朗界

定为巴林什叶派起义的幕后黑手，但伊朗对巴林

反对派的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迄今

并没有伊朗直接介入巴林什叶派抗议的证据。在
舆论层面，伊朗刻意从淡化教派关系的角度对阿

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作出反应，伊朗对突尼

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民众抗议浪潮予以支持，
并从伊斯兰革命的角度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定
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阿拉伯民众抗议浪
潮为“伊斯兰觉醒”( Islamic Awakening) ，它“正在
实现伊朗努力奋斗的目标即清除西方霸权”瑒瑦。
2011 年 3 月 2 日，在庆祝波斯新年之际，哈梅内
伊表示伊朗坚决支持地区范围内的“起义”，伊朗
既支持什叶派同伴，也支持作为穆斯林世界大多

数的逊尼派。他指出: “我们对加沙、巴勒斯坦、
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巴林和也门采取无差别的
政策。32 年来，我们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而巴
勒斯坦并不是什叶派。什叶派或者逊尼派并不是
问题所在。( 阿拉伯) 抗议是一个民族反对压迫
的斗争。”瑒瑧

在外交层面，伊朗对巴林政府和沙特镇压民

众抗议浪潮进行了抗议，严厉谴责巴林政府对民

众的暴力行动，抗议沙特军队进入巴林以及美国

对这一行动的支持，同时警告海湾国家对巴林进

行武装干涉将付出沉重代价。但伊朗对巴林和沙
特联手镇压民众抗议并未作出进一步的过激反

应，只是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2011 年 3 月 21
日，在巴林抗议遭到镇压后，哈梅内伊再次表示

“支持巴林革命”，但没有作出升级的反应更没有
作出军事上的反应。即使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
都认为，尽管伊朗的地区影响在不断扩大，但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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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巴林抗议的发起者。瑒瑨因此，在巴林的教派矛
盾问题上，沙特的行为具有主动出击的特点，而伊

朗的行为则具有被动应对的特点，沙特对巴林事

务介入的程度远高于伊朗。
因此，伊朗对巴林的反应在总体上是低调谨

慎的，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

交层面，介入程度远低于对叙利亚问题的介入。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林和叙利亚对于伊朗的

战略地位不同。由此可见，伊朗并未因教派矛盾
失去外交理性，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却不断强调伊

朗为巴林什叶派抗议的“幕后黑手”，不断夸大伊
朗对什叶派的支持，这是中东教派冲突在国际舆

论中被夸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建构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的角度看，教派矛盾的日益突出与沙特等

国家不断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有重要关联。
第三，美国和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

手。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在外交舆论上要求海湾
阿拉伯国家顺应政治变革潮流，加大改革力度，但

基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
全等现实利益考虑，渲染和夸大海湾地区的教派

矛盾，默许乃至纵容海湾国家对巴林什叶派抗议

浪潮的严厉打击，对海湾地区教派矛盾的恶化发

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导致海湾地区的教派

矛盾掺杂了许多大国干涉的内容。
巴林对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有重要战略

价值。巴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
维护巴林稳定对于美国控制波斯湾和印度洋海洋

通道具有突出的战略重要性。“由于具有战略重
要价值的美国海军资源集中部署在海湾地区，因

此华盛顿不愿谴责对抗议民众的残酷镇压。美国
尽管对镇压采用了强硬的措辞予以抨击，但其暧

昧态度令海合会敢于疯狂压制以什叶派为主的抗

议民众提出的诚挚的民主要求。美国的压力对于
推动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主革命曾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是华盛顿对海湾国家抗议民众的支持则

远远不够。”瑒瑩美国也对沙特等海湾国家从伊朗威
胁和教派冲突的角度看待巴林问题表示认可，一

位美国官员指出，伊朗在利用巴林的什叶派起义，

增强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挑起科威特、巴林和沙
特的教派矛盾。“如果巴林社会陷入分裂，并且
迟迟无法找到解决现存危机的办法，伊朗将成为

巴林危机的最大受益者。”瑓瑠美国渲染海湾地区的

教派矛盾，根本原因在于“宣扬教派矛盾的话语
体系和思维方式、强化教派矛盾和冲突，客观上有
助于孤立伊朗等反美国家、转移逊尼派亲美国家
内部的矛盾、掩盖美国的霸权意图”瑓瑡。
在巴林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于对埃

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政策，“美国和其他西方政
府在为北非的民主胜利欢呼之后，却以沉默来回

应威胁着其海湾盟国的革命性变革”瑓瑢，“奥巴马
倾向于与存在侵犯人权和制度性歧视的巴林政权

保持一致”瑓瑣。一位巴林什叶派大学生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美国人( 在巴林) 无所作为，他们正忙
于伊朗事务。美国因为第五舰队才注意到巴林。
但我们不需要第五舰队，我们需要自己的解决方

案。”瑓瑤美国在巴林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引起了
什叶派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促使什叶派反对派认

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海湾逊尼派政权结成了共同

反对什叶派的同盟。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海湾地区
的教派矛盾。

结语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发展突出体现在

中东国家国内政治、中东地区格局两个主要层面。
这些表现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中东域内外力量将教

派矛盾的政治化和工具化，既表现为中东国家内

部利用教派矛盾的政治权力斗争，也表现为地区

大国利用教派矛盾构建政治联盟，争夺地区主导

权。通过剖析巴林的教派矛盾不难发现，教派矛
盾并非巴林问题的实质，教派矛盾只是逊尼派政

权和什叶派反对派权力和利益矛盾的载体，而巴

林国内外势力对教派矛盾的强化，是导致教派矛

盾表面化的根本原因。巴林教派矛盾的实质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派矛盾是巴林逊尼派王

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其次，教

派矛盾是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最后，美国和

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手。因此，认识中
东的教派矛盾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更要重

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当前，中国的学界和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夸大教派矛盾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

对中东问题本质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过分强
调教派矛盾和冲突不利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宣示和

宣传。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曾三次行使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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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部分阿拉伯舆论解读为中国支持什叶派;

在国内甚至也有舆论将中国、俄罗斯划入支持什
叶派的阵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外交政策

的误解。因为中国的政策选择并未从教派出发，
而是以反对武力干涉、主张政治解决作为基本立足
点。但是，如果中国舆论过分强调教派矛盾，无疑
会让外界对中国的中东研究和中东政策产生误解。
因此，围绕中东的教派问题，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

舆论界，都要在研究层面做到历史、客观地看待问
题，在舆论宣传层面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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